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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界风采】

凝心聚力促和谐，同心共筑中国梦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统战时评、学习感悟、人物新风、典故新知、诗词漫画、摄影作品……
要求：聚焦统战、文风清新、励志走心，字数最好在 2000 字以下，来稿请附个人情况简介。
一路走来，感谢有你相伴！

来信请寄：徐汇区龙华路 1887 号 3 楼 《闵行统战》报收 邮箱：18121119559@163.com

征稿启事

文 李庭昆（本报特约通讯员）

梅陇休闲苑是半个巴掌大的袖

珍公园，是镶嵌在居民区中的一块绿
色宝地。 每天清晨到傍晚，到处是老
老小小的人群。 前不久，因为一个“特
殊家庭”的出现，平添了一道风景，旅
居德国的小胡 （邻居都这么叫他）和
他年轻的德国妻子，每天一早总是推
着轮椅上的老爸来这里活动，自然引
起众多好奇的目光。 那些好事的大姐
还会要求与这位洋媳妇合影， 而她，
总是堆着满脸微笑点点头，有时还会
说句刚学会的上海话：“好格呀！ ”

小胡叫胡卫星，其实已过了花甲
之年。 他剃着光头，架着黑框眼镜，长
得很壮实，颇有“海归”气度。 他父亲
90 多岁了， 是梅陇紫藤一村的老居
民，大家都称他“胡老伯”，去年突然
中风，为此小胡经常带着妻子回上海
探视。

平时不善言辞的小胡 ， 与他聊
起 “一把剪刀闯荡德国 ”的故事 ，话
匣子一经打开就如江河直下。 他是
1991 年 3 月去德国的， 那时 “柏林
墙”刚被推倒，百废待兴。 小胡因为
有亲戚在奥格斯堡， 也随波逐流来
到德国。 奥格斯堡位于纽伦堡和慕
尼黑之间， 是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城
市， 至今仍保留着欧洲早期文艺复
兴的大量痕迹。

小胡毕业于位育中学，从小酷爱
绘画艺术，学过剪纸剪影，也学得一
手好厨艺。 他去德国，带去的就是一
把菜刀和一把剪刀。 最初，他去餐厅
打工，掌勺，也悉心学过西餐西点，以
后自己开过小餐馆， 取名 “星星酒
楼”。 可经过几年打拼，小餐馆难以为
继，他的剪影艺术却日益精进，在奥
格斯堡大有名气。 他从街头地摊到走
进学校开班，又多次被邀请到图书馆
展示，走进市政厅为政要、参议员施
展他独特的剪影才艺。 他笑着说，我
就是靠一把小小的剪刀，走遍德国城
市，也几乎踏遍整个欧洲。 他去法国、
荷兰、瑞士、瑞典、比利时、奥地利等，
所到之处很受关注。 他还颇为得意地

说，在剪影这门艺术上，我可以称得
上是德国“第一把剪刀”。

小胡的剪影艺术在德国获得成

功，他最多一天为近百人剪影，收入
当然也比较丰厚，但是他每次总是要
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公益回报给当

地的社区。 他在当地，是一个很受欢
迎的人。

小胡在事业成功的同时，还收获
了一位德籍妻子。 2006 年 6 月 18 日
小胡结婚了，新娘萨博诺娃比他小二
十多岁。 他们的爱巢在奥格斯堡市中
心的一幢公寓里，二卧一卫一厅的居
室，比较舒适。 按照欧洲的传统习俗，
新娘的名字前面要加上丈夫的姓氏，
成为“胡·萨博诺娃”。她身高 1 米 60，
身材匀称干练， 略带棕栗色的头发，
灰蓝色的眼睛，显得温柔沉静，又充
满活力。 原来她是一名捷克女子足球
的边锋悍将，并以速度快捷、射门凶

狠著称。 多年的绿茵生涯，她随队转
战欧洲诸国，可以说是个见过大世面
的姑娘。 她退役后选择移民德国，在
奥格斯堡与小胡邂逅， 一见钟情，直
至走进婚姻殿堂。 这样的异国婚姻，
也许是前生有缘吧。

小胡说，萨博诺娃不仅对他剪影
绘画事业十分支持， 并能承担起策
划、 公关和对外联络等各种事务，已
成了他得力的助手。

小胡几次跟随萨博诺娃去捷克

看望她的家人，小胡的为人受到岳父
母及一家人的认可。

这位德籍的洋媳妇 ， 懂得对公
公的孝顺，每当她来上海，总帮着小
胡悉心服侍公公胡老伯。 她还跟着
公公学中文，学上海话。 如今，她已
学会一二百个汉语单词， 在日常生
活中与公公或邻居交流，渐入“无障
碍”状态。

一把剪刀闯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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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草木】

作者 凌熙康（七宝镇侨联主席）

文 周曙明（本报特约通
讯员）

春天的美， 美在花
花草草。 而农村的春天，
即使没人刻意栽种 “家
花”，野花也会肆意地生
长 、开放 ，姹紫嫣红 ，争
奇斗艳。 在这林林总总
的野花中，我独爱“花被
头草花”。

又到春暖花开的季

节， 我特意去观赏在花
卉名册里没有名份的

“花被头草花”。 花被头
草的叶片短柄， 叶边缘
锯齿状，叶片两面披有疏生的
柔毛。 叶腋间生花，花冠蓝色、
紫色或蓝紫色，种子呈卵形或
圆形。 半圆形的 4 片花瓣围绕
着花心，花心里站着两根高高
的迷你雌蕊 ， 像两只振翅欲
飞，小得不能再小的蝴蝶———
因为整朵花的直径仅半厘米

许。
花被头草对自然环境的

适应性特强，繁殖力旺盛。 它
不讲究土质的酸碱，也不分沙
土粘土， 它的花籽一落地，就
会发芽、生长、开花，不管把草
扔在何处 ，只要沾泥 ，便会扎
根成活。 初春里，它开花了，又
谢了 ， 结下的草籽掉落到地
面，发芽、生长，很快又开花 ，
怪不得它的花密密麻麻，重重
叠叠，看上去是绿茵茵 、蓝幽

幽的一片， 如给大地盖
上了一条条被子———名

副其实的“花被头”。
� 忍不住拍下几张

“花被头草花” 照片，发
到“微信群”里与朋友分
享。 不多久，点赞的，评
论的， 留言的达到了百
多人次。 有位朋友连发
三个 “大拇指 ”点赞后 ，
又用音频发来一个故

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古
老的波斯有个名叫 “阿
拉”的老伯，他非常想念
已 经 离 世 的 老 伴———
“婆婆”。 每当夜晚来临

时，他常常独自躺在野外的草
地上， 仰望着天上的星星，思
念着自己的老伴。 后来，凡是
老人躺过的草地，长出了淡蓝
色的小花。 这些小花，就是那
位“婆婆”变幻出来，衷心守护
“阿拉”老伯的眼睛。 阿拉便给
它起了个名字叫“婆婆纳”，聊
补思念之苦。 后来，这草的名
字传开了 ，大家都叫它 “阿拉
伯婆婆纳草”。 一位医院退休
的同学留言说 ： 婆婆纳草性
平，味辛、苦、咸，具有祛风除
湿的功效。

以前，我只知道小时候挑
花被头草来喂兔、喂羊。 原来，
这“花被头草”不但有个美丽的
故事，还是一味中草药。喜欢这
名不见经传的 “花被头草花”，
没错。

花
被
头
草
花

【战“疫”书法】


